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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研特殊作业人员情绪和睡眠的影响因素，为相关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随

机抽样的方法，纳入特殊作业期间的 600 名特殊作业人员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其基本信息，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对情绪和睡眠情况实施评估。

结果　Spearman 相关分析显示，与焦虑情绪相关的因素有工龄（r＝0.099，P＝0.016）、家庭居住地（r＝－0.153，
P＜0.001）、睡眠情况（r＝0.199，P＜0.001），与抑郁情绪相关的因素有与父母关系（r＝－0.134，P＝0.001）、

家庭居住地（r＝－0.144，P＜0.001）、睡眠情况（r＝0.122，P＝0.003），与睡眠相关的因素有年龄（r＝0.088， 
P＝0.031）、工龄（r＝0.079，P＝0.049）、子女情况（r＝0.083，P＝0.043）。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抑郁情绪

不是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OR＝1.302，95%CI 0.759～1.758，P＝0.086），焦虑情绪是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OR＝ 

2.187，95%CI 1.608～4.695，P＝0.001）。结论　本次调查的特殊作业人员睡眠情况与年龄、工龄相关，且受焦虑情

绪的影响，应提高对睡眠问题的关注度；特殊作业人员焦虑、抑郁情绪和工龄、家庭居住地、与父母关系、睡眠情

况相关，需重点关注年龄较大、工作时间较长者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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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ood and sleep among special operation personnel,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related issues. Methods　A total of 600 special operation 
personnel during their special duty were enrolled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Basic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by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Mood and sleep status were evaluated by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PSQI). Results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were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r＝0.099, P＝0.016), family residence (r＝－0.153, P＜0.001), and 
sleep status (r＝0.199, P＜0.001);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were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r＝－0.134, P＝0.001), 
family residence (r＝－0.144, P＜0.001), and sleep status (r＝0.122, P＝0.003); an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leep were age  
(r＝0.088, P＝0.031),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r＝0.079, P＝0.049), and number of children (r＝0.083, P＝0.04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epression was not an influencing factor of sleep (odds ratio ［OR］＝1.30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0.759-1.758, P＝0.086), while anxiety was an influencing factor of sleep (OR＝2.187, 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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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4.695, P＝0.001). Conclusion　The sleep status of special operation personnel investigated in this survey is related to 
age and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and is influenced by anxiety. Therefore, greater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sleep issues in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support of special operations. Additionally,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family residence,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and sleep status are related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special operation personnel.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older workers and those with longer ten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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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心理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关于特殊作业人员的心理健康也已成为

公众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1-2］。特殊作业人员因其

特殊的工作环境和职业特点，如长时间的特殊作

业、长期的紧张应激状态、与家人分离以及在封

闭的空间内长期生活等特有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

件等，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挑战［2-3］。这些独

特的压力因素使特殊作业人员可能更易于出现情

绪问题和睡眠问题，从而影响其工作效率和生活质 
量［4-5］。本研究对特殊作业人员的焦虑、抑郁情绪

及睡眠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为预防和干

预特殊作业人员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问题的发生

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特殊作

业期间的 600 名特殊作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1.2　问卷调查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调查研

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工龄、学历、婚姻状态、子

女情况、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家庭居住地、

家庭成长环境、是否为独生子女、近亲中有无心

理疾病史等。选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6］筛查特殊作业人员的焦虑情绪。该

量表由 20 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评分为 1～4 分，

依次对应“没有或很少（发生）、少部分时间、

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其中 5 个

条目需要进行反向计分。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得

到总粗分，再乘以 1.25 取整数后得到标准分。量

表标准分分界值为 50 分，50～59 分为轻度焦虑，

60～69 分为中度焦虑，＞69 分为重度焦虑。选用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7］ 

筛查特殊作业人员的抑郁情绪。该量表由 20 个条

目组成，每个条目评分为 1～4 分，依次对应“没有

或很少（发生）、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

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其中 10 个条目需要进行反

向计分。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得到总粗分，再乘以

1.25 取整数后得到标准分。量表的标准分分界值为

53 分，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 
郁，＞72 分为重度抑郁。选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PSQI）［8］评

估特殊作业人员的睡眠情况，该量表由 19 个条目组

成，包含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

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使用情况和日间社会功能

7 个因子。每个因子按程度分别计 0～3 分，最后将

各因子得分相加得到总分，总分范围为 0～21 分，分

界值为 7 分，≤7 分表示睡眠质量好，＞7 分表示睡

眠质量差，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要求被调查对象

按照指导语独立进行填写，现场回收问卷。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00 份，有效率为 100%。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人数和百分数表示。相关

性检验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影响因素分析采

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或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法。

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600 名特殊作

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男 590 人（98.3%）、女 10 人

（1.7%）， 年 龄＜25 岁 414 人（69.0%）、≥25 岁

186 人（31.0%），近亲中均无心理疾病史。

2.2　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情况的相关因素 
分析　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焦虑情绪和

工龄、家庭居住地、睡眠情况相关（r＝0.099、 
－0.153、0.199，均 P＜0.05），抑 郁 情 绪 和 与

父母关系、家庭居住地、睡眠情况相关（r＝ 

－0.134、－0.144、0.122，均 P＜0.05），睡眠情

况和年龄、工龄、子女情况相关（r＝0.088、0.079、
0.083，均 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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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情况相关因素的 Spearman 相关分析

因素
SAS得分 SDS得分 PSQI得分

r P值 r P值 r P值
性别 －0.019 0.647 －0.064 0.115 0.036 0.378
年龄 0.061 0.136 0.006 0.886 0.088 0.031
工龄 0.099 0.016 0.042 0.304 0.079 0.049
学历 －0.030 0.457 －0.069 0.091 0.031 0.452
婚姻状态 0.065 0.109 0.040 0.330 0.077 0.061
子女情况 0.020 0.625 0.029 0.473 0.083 0.043
夫妻关系 0.063 0.126 0.047 0.254 0.074 0.071
与父母关系 －0.074 0.072 －0.134 0.001 －0.063 0.126
家庭居住地 －0.153 ＜0.001 －0.144 ＜0.001 0.048 0.236
家庭成长环境 －0.063 0.122 －0.028 0.498 －0.050 0.221
是否独生子女 0.051 0.216 0.075 0.065 －0.022 0.585
PSQI得分 0.199 ＜0.001 0.122 0.003

SAS：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表 2　焦虑、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SAS得分 SDS得分

OR (95%CI) P值 OR (95%CI) P值
性别(男 vs 女) 1.636 (0.183, 14.644) 0.660 7.768 (0.691, 87.269) 0.097
年龄(＜25 岁 vs ≥25 岁) 1.216 (0.608, 2.438) 0.580 1.141 (0.635, 2.050) 0.660
工龄(＜2 年 vs ≥2 年) 0.926 (0.166, 5.155) 0.930 0.875 (0.322, 2.382) 0.795
学历(高中或中专 vs 研究生及以上) 0.964 (0.147, 6.315) 0.969 1.718 (0.229, 12.910) 0.599
学历(大专 vs研究生及以上) 0.698 (0.115, 4.238) 0.696 1.800 (0.253, 12.833) 0.557
学历(本科 vs研究生及以上) 0.755 (0.135, 4.208) 0.748 1.587 (0.241, 10.444) 0.631
婚姻状态(未婚 vs 离异) 868 914.491 (0.000, ∞) 0.989 1 089 250.061 (0, ∞) 0.991
婚姻状态(已婚 vs 离异) 3.013 (0.000, ∞) 0.999 0.076 (0, ∞) 0.998
子女情况(有 vs 无) 1.010 (0.236, 4.319) 0.989 0.411 (0.094, 1.795) 0.237
夫妻关系(非常差 vs 非常好) 2.892 (0.305, 27.430) 0.355 0.398 (0.032, 4.860) 0.471
夫妻关系(一般 vs 非常好) 0.000 (0.000, ∞) 0.986 1.990 (0.259, 15.280) 0.508
夫妻关系(较好 vs 非常好) 0.482 (0.115, 1×109) 0.318 0.696 (0.236, 2.050) 0.511
与父母关系 (一般 vs 非常好) 3.357 (0.961, 11.712) 0.058 8.066 (3.010, 21.689) ＜0.001
与父母关系 (较好 vs 非常好) 1.556 (0.746, 3.248) 0.239 1.953 (1.160, 3.290) 0.012
家庭居住地(农村 vs 城市) 3.384 (1.576, 7.265) 0.002 2.175 (1.267, 3.728) 0.005
家庭居住地(乡镇 vs 城市) 0.250 (0.030, 2.098) 0.201 1.623 (0.737, 3.568) 0.229
家庭居住地(县城 vs 城市) 2.042 (0.861, 4.850) 0.105 1.972 (1.070, 3.636) 0.029
家庭成长环境(父母中 1 人去世 vs 完整) 1.855 (0.676, 5.094) 0.231 1.021 (0.398, 2.617) 0.966
家庭成长环境(父母离异 vs 完整) 1.146 (0.389, 3.374) 0.805 0.978 (0.446, 2.145) 0.956
独生子女(是 vs 否) 0.969 (0.562, 1.675) 0.912 0.807 (0.537, 1.212) 0.300
PSQI得分 (≤7 分 vs ＞7 分) 0.322 (0.197, 0.526) ＜0.001 0.557 (0.382, 0.813) 0.002

SAS赋值：＜50分为 0，50～59分为 1，60～69分为 2，＞69分为 3；SDS赋值：＜53分为 0，53～62分为 1，63～72分为 2，＞72分

为 3. SAS：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OR：比值比；95%CI：95%置信区间.

2.3　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情况的影响因素 
分析　多元有序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家庭居住地

在农村的人员出现焦虑情绪的概率高于居住地在城

市者（OR＝3.384，95%CI 1.576～7.265，P＝0.002），
睡眠质量好者比睡眠质量差者更不容易出现焦虑情

绪（OR＝0.322，95%CI 0.197～0.526，P＜0.001）；

与父母关系一般和较好的人员比与父母关系非

常好的人员出现抑郁情绪的概率更高（OR＝ 

8.066，95%CI 3.010～21.689，P＜0.001；OR＝1.953，
95%CI 1.160～3.290，P＝0.012），家庭居住地在

农村和县城的人员出现抑郁情绪的概率高于居住

地在城市者（OR＝2.175，95%CI 1.267～3.728，
P＝0.005；OR＝1.972，95%CI 1.070～3.636，P＝
0.029），睡眠质量好者比睡眠质量差者更不容易

出现抑郁情绪（OR＝0.557，95%CI 0.382～0.813，
P＝0.002）。 见 表 2。 二 元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 显

示，抑郁情绪不是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OR＝
1.302，95%CI 0.759～1.758，P＝0.086），焦虑情 
绪是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OR＝2.187，95%CI 
1.608～4.695，P＝0.0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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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睡眠情况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OR (95%CI) P值
性别 1.756 (0.470, 6.587) 0.412
年龄 1.289 (0.742, 2.082) 0.344
工龄 1.630 (0.763, 1.892) 0.256
学历 1.007 (0.731, 1.288) 0.965
婚姻状态 0.898 (0.291, 2.344) 0.841
子女情况 2.310 (0.655, 2.637) 0.135
夫妻关系 1.033 (0.747, 1.549) 0.865
与父母关系 0.792 (0.487, 1.050) 0.252
家庭居住地 1.115 (0.961, 1.289) 0.152
家庭成长环境 1.298 (0.610, 1.299) 0.646
是否独生子女 0.919 (0.648, 1.366) 0.660
SAS得分 2.187 (1.608, 4.695) 0.001
SDS得分 1.302 (0.759, 1.758) 0.086
常量 0.420 0.489

SAS：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OR：比值比；

95%CI：95%置信区间.

3　讨　论

既往研究发现，特殊作业人员出现睡眠和情绪

问题的比例高于其他作业人员［9］，其在特殊作业

后焦虑、抑郁得分明显升高［10］。对焦虑、抑郁情

绪问题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年龄大、受教育程度

高、独生子女、有儿童期创伤与反刍思维的特殊作

业人员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也有研究发现抑郁和

受教育程度、职位类型呈负相关［11-13］。本研究结

果显示，特殊作业人员的抑郁情绪和与父母关系、

睡眠情况相关，焦虑情绪和工龄、睡眠情况相关。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家庭居住地是焦虑和抑郁情绪的

影响因素，即在农村长大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情绪问

题。从上个世纪 80、90 年代开始，随着我国市场

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增

多。从社会生态系统对个人心理影响的角度分析，

留守儿童在幼年时因为和父母的分离，容易出现消

极的自我意识、歧视知觉、相对剥夺感、孤独感等

问题，长期缺少父母陪伴的家庭生活经历会影响个

体的情绪理解能力，而这些都会在其成人后影响其

心理健康［14-17］。乡村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留

守儿童的精神世界匮乏，这些构成了社会层面的宏

观影响［18］。这可能是农村成长的特殊作业人员更

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

既往研究显示，特殊作业人员睡眠问题与特殊

作业时间、焦虑和抑郁情绪、生活习惯、婚姻状

况、受教育程度、睡眠环境的改变等相关［19-21］。

本研究对睡眠问题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睡眠问题与年龄、工龄相关。特殊作业人员面临

作业时间长、值更频繁、职业倦怠、工作强度大

等情况［22］，工龄越长，以上不利因素对作业人员

的影响就越大，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随着年龄的

增长，人体会出现昼夜节律的变化、睡眠的碎片化

等情况，与之对应的就是睡眠满意度下降，这种情

况在男性中尤其明显［23-24］，而本研究中男性占比

较大，这可能是本次研究中特殊作业人员年龄越大

越容易出现睡眠问题的原因之一。既往研究显示

睡眠问题与负性情绪相关［25-26］，本研究对相关因

素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抑郁

情绪相比，焦虑情绪对睡眠的影响更大。关于睡眠

和焦虑情绪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两者有相同的

神经通路和递质存在重叠，比如边缘系统（即杏仁

核、脑岛和前扣带回等）和海马区域的活动［27-28］， 
这可能是两者相互影响的原因所在，但是确切的神

经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显示农村成长经历与特殊

作业人员抑郁、焦虑情绪相关，应从心理、家庭、

学校、社会等角度全方位地分析其情绪问题成因，

并提出科学、有效、规范的干预方案；特殊作业人

员的睡眠情况受年龄、工龄、焦虑情绪的影响，在

特殊作业保障建设中，应提高对睡眠问题的关注度，

并加强对特定人群（农村成长、年龄大、工作时间

长）的心理素质提升。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特殊作业人员性别比例不均衡，影响研究结果

的准确性；其次，本研究只纳入了特殊作业人员在

作业时的心理和睡眠情况，缺少对作业前后、不同

职位作业人员的分析，后期进一步研究时可更加细

分，全面分析影响其情绪和睡眠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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